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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現代日記體小說流變論 

日記體小說中極廣為人知的經典之作，是魯迅於 1918 年發表於《新青年》

的〈狂人日記〉，它是中國第一篇用白話寫的新形式的短篇小說，1開啟新小

說的風氣，但它並不是中國第一篇採取日記體新形式創作的小說。在歐洲文

學史上，第一篇的日記體小說（Diary noval 或稱虛構的日記 Fictive diary）應

該是對先前非虛構的日記形式的摹仿，亦即最早的日記體小說是以現實生活

中的日記為範本。2在中國，這個推論卻未必完全正確，中國的第一篇日記體

小說《雪鴻淚史》雖然可研析出傳統日記的遺緒，但它的日記體形式，更大

程度上是摹仿自林譯小說《巴黎茶花女遺事》一書「末附茶花女臨殁扶病日

記數頁」部分，且後續的一系列日記體小說創作潮也是由域外小說所激起，

而不是以傳統日記散文為範本進行創作。 

是以討論中國的日記體小說的萌生，不可不論及域外小說的啟迪，然而

我們需先辨別清楚的是，中國日記體小說並非全盤接受、複製西方文體，它

是主動有選擇地轉化域外小說文體，而進行創造性的摹仿，來產生適合於中

國民初的文化土壤的小說文體。 

本篇基本上以文體研究為基礎，文體研究著重於剖析文本的結構與表達

形式，而「形式實際上已包括和滲透了寓意（message）於其中」
3，細讀並比

較各文本的文體之承接與轉變，乃為了更深刻地闡釋文本中所融合的各種時

代聲音及美學意涵。本篇共分三章，採取歷時文體學4的研究路徑，依日記體

                                                 
1 另外陳衡哲的〈一日〉發表於 1917 年，為實驗作品，文類特徵尚不明顯，於新文學運動史

上甚具開創性的意義，然而它是否為中國第一篇白話小說仍可再討論，任叔永在《小雨點》

序裡說這篇文章「不過略具輪廓，幾乎不能算是小說」，尹雪曼則進一步認為它處於小說

和散文之間，而更近散文。參尹雪曼，《五四時代的小說作家和作品》（台北：成文出版社，

1980），頁 29。其他夏志清(《中國現代小說史》)、朱棟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錢

理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年》）等學者皆視〈狂人日記〉為第一篇白話小說，本文採取此

說法。 
2 參 Lorna Martens, The diary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28、陳曉蘭，〈歐洲

日記體小說發展概觀〉，《蘭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 年第 29 卷第 1 期，頁 121。

這段話涉及不同文類的模仿，「真正的日記」（不為發表而寫的私人日記）或「日記散文」

（為發表而寫的散文），皆屬散文文類，而「日記體小說」是採日記形式所創作的小說。 
3 參 R.韋勒克著，丁泓、余徵譯，《批評的諸種概念》（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頁

61。 
4 歷時文體學是從動態的、縱向的角度描述歷史上處於不同時間維度的文體結構的轉化、興

替、變易，描述文體演變的各種現象並總結其規律。參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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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發表的時間順序分成三個階段來縱向梳理各文本結構的聯繫、興替與變

易，進行一種史觀的研究。文體是文學發展的產物，一種文體形式需要眾人

大量的創作實踐才能從產生到定型，第二章著眼於產生日記體小說文體形成

的最初階段，這是各種寫作的形式要素按照基本模式聚合在一起的基本階

段，中西文體模式雜糅，從 1914 年開始刊載於《小說叢報》的長篇日記體小

說《雪鴻淚史》開始，到《雪蓮日記》、《林黛玉日記》、《蕙芳祕密日記》、〈花

開花落〉、〈斷腸日記〉、〈珠珠日記〉、〈怨〉及〈狂人日記〉等，這些文本群

的時間跨度不長，大約自民國元年至民國七年，但其文體演變所折射出來的

文化意義極為豐富，諸篇文本如何拼湊中西小說元素，從通俗的舊派小說到

五四的新文學，其中文體的承接與轉化透露出哪些雅俗文學的異同，皆值得

深入探究。第三章關注於日記體小說的興盛期：1920 年代，尤其是 20 年代末

期，雅俗刊物中皆湧現大量日記體小說，作者們有意識地以較早的樣本為基

礎進行創作，並且出現探討日記文學的專文，這一章將焦點置於尋找文本群

的共性，觀察日記體小說的書寫模式、文體規範的形成過程。第四章，則處

理 30 年代中期以後日記體小說的衰退期，文本數量明顯減少，似有没落之勢，

其文體的核心規範仍被遵守，但焦點卻由心靈探索轉向社會觀照面，本章分

三節探討日記體小說中表現對象的轉變，試圖掌握日記體小說没落的原因及

轉向的痕跡。本篇將以此三章概略地勾勒出中國現代日記體小說的發展系譜。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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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域外小說的啟迪：從《雪鴻淚史》到〈狂人日記〉 

第一節 《雪鴻淚史》的產生及文體成型過程 

  晚清以降，外交兵禍頻仍，1894 年，甲午戰爭慘敗，為救亡保種，以康有

為、梁啟超為首的知識份子發動了變法維新運動，學習外國先進的科技與文化

知識，並創辦報紙，刊載時事政論及翻譯文章。1898 年梁啟超於〈譯印政治小

說序〉一文中認為「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

治小說，為功最高焉。……今特採外國名儒所撰述，而有關切於今日中國時局

者，次第譯之，附於報末，愛國之士，或庶覽焉」1，主張別求新聲於異邦，翻

譯域外政治小說來作為宣傳的工具，這標誌著中國作家開始自覺地借鑒域外小

說並創作不同於傳統的「新小說」的開始。林紓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翻譯出

《巴黎茶花女遺事》（後文簡稱為《茶花女》），2 不少近現代日記體小說作家皆

讀過此書，並且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如周瘦鵑即安排人物閱讀此書：3 

少小嗜說部，腹中知幾許。一笑投郎懷，同看《茶花女》。
4 

入晚，槁坐燈影中，悒悒無復聊賴，篋中所有說部，盡屬哀情之作，

如《茶花女遺事》、《迦茵小傳》、《不如歸》、《紅礁畫槳錄》，諸書

                                                 
1 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說理論資料》卷 1（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7），

頁 38。 
2 《巴黎茶花女遺事》，小仲馬原著，曉齋主人、冷紅生合譯，1899 年於福州印行。冷紅生為林

紓別號，他原有開中國之民智，多譯政治思想小說的打算，本著手譯著拿破倫故事，因緣際

會得好友王壽昌口述茶花女故事，彷彿在故事裡見亡妻身影，深受感動而先譯出《茶花女》。

可知此書原非為提升小說地位而作，卻在發行後一時洛陽紙貴，不脛走萬本，在近兩年的時

間內有三、四個版本迭次出現，影響深遠，對把小說從文學結構的邊緣推向中心，起了推波

助瀾之功效。參韓洪舉，《林譯小說研究──兼論林紓自撰小說與傳奇》（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7），頁 42-315。 
3 此處僅先就 1917 年之前的日記體小說文本進行探討，除此之外的現代作家有許多也喜讀《茶

花女》，如冰心十一歲就被《茶花女》所吸引，成為她日後竭力搜求林譯小說的開始，廬隱於

《廬隱自傳》中透露自己愛讀林譯小說，其〈海濱故人〉裡的露莎手裡常抱著《茶花女》，而

日記體小說〈歸雁〉亦提及《茶花女》。 
4 周瘦鵑，〈花開花落〉，《禮拜六》第 8 期（1914 年 7 月 25 日），頁 40。新式標點符號為筆者所

加，後文所引原文亦然。郭廷禮曾由影響立論，明確指出：「在小說中引入日記顯然受到翻譯

小說《茶花女》的影響，這方面的小說有……周瘦鵑的〈花開花落〉。」參《中國近代文學發

展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頁 2083。影響是一種雙向的對話動作，一方面西方

文學影響了中國文學，導致西方化，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文學以自己的習維模式來選擇、接受、

理解西方文學，造成中國化，需著眼於彼此的複雜關係。歷來學者易忽略後者接受的問題，

故本文多著眼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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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引恨，無以排愁。5 

〈花開花落〉一文之作者安排一名小說家為「人物作者」6，使之主觀地記錄十

五則日記，記述他與畫家的對話，展現對面窗戶一名被窺視之女子的生活實錄，

首段引文即女子於失戀後咯紅，陷入瘋癲狀態所吟詩句。而〈斷腸日記〉與《茶

花女》所附日記相同，皆採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次段引文即為〈斷腸日記〉

中女性人物作者身困情網，久不見情郎時所記，「但能引恨」一語既是女子聲音，

也是小說作者周瘦鵑的見解，閱讀《茶花女》的戀愛悲劇足以引發當時婚姻不

自主之青年男女內心深層的共鳴，且沉浸於哀情氛圍裡自我療癒，抑或自我標

榜，7日記前小說作者的小序，認為上天造傷心人「惹人傷心」，故公布日記內容

來讓天下人一齊傷心一齊下淚，在某種程度上，這也許可以說明周瘦鵑杜撰此

篇日記的目的──欲惹天下人傷心，意指閱讀本篇〈斷腸日記〉與閱讀《茶花

女》有相似的「引恨」效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花開花落〉及〈斷腸日記〉

中的女性與《茶花女》女主角馬克皆忠於愛情而戀情告敗，病美人的悲慘形象

十分相似。中國小說素有寫情的傳統，《紅樓夢》的感傷寫情模式於清末民初仍

持續流行，這種以情為審美趨向的文化土壤，輔以民初男女渴求戀愛自由之風

尚，為接受《茶花女》之哀情敘述預備起一良好溫床，使之一旦譯入中國，便

「給正炙熱起來的小說寫情之風無疑又添了一把火，民初那股醞釀已久的感情

烈焰終於熊熊地燃燒起來，……大約不下百餘種言情小說一下子湧上文壇」8。

試看此時期的日記體小說，《禮拜六》將〈花開花落〉歸類於寫情小說、〈斷腸

日記〉為苦情小說、〈怨〉為哀情小說，
9
長篇小說《雪鴻淚史》更是剖露青年教

                                                 
5 周瘦鵑，〈斷腸日記〉，《禮拜六》第 52 期（1915 年 5 月 29 日），頁 43。 
6 人物作者，指日記體小說虛構世界中寫日記的人，是被小說作者創造出來的寫作者，其功能是

建構、組織文本，提供主觀性的敘述內容。以〈花開花落〉一文為例，周瘦鵑為小說作者，

他所創創出來的小說家為人物作者。張鶴於《虛構的真迹──書信體小說敘事特徵研究》一

書，欲有效分析書信體小說敘事形態而創出「人物作者」此一術語，定義清楚且有助於梳理

文本，筆者在此借用之。參張鶴，《虛構的真迹──書信體小說敘事特徵研究》（北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2006），頁 87-96。 
7 徐枕亞於《雪鴻淚史》一書中，曾借何夢霞之口，提出悲情論：「余生平常持一種僻論，謂情

之一字，專為才子佳人而設，非真才子佳人不能解此情，非緣慳福薄之才子佳人不能解此旨，

情之真際於辛苦磨鍊中出之，情之真味於夢淚狼藉中得之，蓋有盡者，非真情，不盡者，乃

是真情。」無美好結局方可顯現真情，此段話頗有標榜只有真正的才子佳人才能體驗不圓滿

之哀情的意味。參徐枕亞，《雪鴻淚史》（台北：文光圖書公司，1953），頁 80。另外，周作人

則認為徐枕亞等鴛蝴派的作者們，對其所描寫的愛情糾葛「更多的是玩味欣賞這種慘情」，誠

是確論，參〈小說逆流──鴛鴦蝴蝶派和黑慕小說〉，收錄於魏紹昌，《鴛鴦蝴蝶派研究資料》

（香港：三聯書店，1980），頁 87-89。 
8 參湯哲聲，《中國現代通俗小說流變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頁 81。 
9 《禮拜六》將〈珠珠日記〉歸於別裁小說（第 73 期，1915），也許是初步發覺日記體小說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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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寡婦苦戀之哀情鉅作。 

  如果《茶花女》直接影響到以上幾篇日記體小說的，是悲情哀豔的故事內

容，與人格高尚卻遭遇失戀的女性形象，那麼間接影響到的則是日記文體。《茶

花女》僅於文末附上茶花女臨殁扶病日記數頁，這段日記並非小說的主體，而

《雪鴻淚史》、〈花開花落〉、〈斷腸日記〉、〈珠珠日記〉、〈怨〉等小說卻是採用

日記為主要文體進行敘述，從 1899 年的《茶花女》到 1915 年的〈怨〉，這段期

間的兩本小說──徐枕亞的《玉梨魂》及《雪鴻淚史》代表了由「引錄日記」

到「以日記為主體來寫小說」的轉折過程，前者與《茶花女》皆同樣於文末引

錄日記，而後者不僅吸收且轉換了《茶花女》這前文本，甚至直接開啟了民初

時期以虛構日記為主體的小說體例。 

  「鍾心青學《茶花女》的『深情』，何諏學《茶花女》的『哀豔』，林紓學

《茶花女》的『禮義』，到徐枕亞才開始學《茶花女》的敘事時間（如《玉梨魂》

開篇的倒敘手法與結尾的引錄筠倩臨終日記）。」10《玉梨魂》是《茶花女》引錄

日記文體的首位學步者，《玉梨魂》在女主角與女配角逝世後，才在第 29 章引入

筠倩的日記，是補敘的手法，何以採用日記體裁來編寫？主要是為了避免重覆

前幾章的筆法，將第一人稱內聚焦的日記體置入傳統的章回小說體中，帶領讀

者由夾敘夾議的全知視角，轉換為限制視角來一新耳目。
11細究徐枕亞對《茶花

女》日記文體的模仿，他原初應當是被情節轉折及布局技巧所吸引，《茶花女》

中馬克對亞猛不告而別，待亞猛回到巴黎才由信裡得知她「吾身已屬他人矣」12，

從此亞猛便認為馬克不過是個貪慕奢華、見異思遷的女子，直到馬克過世後留

下一本記錄實情的日記簿子，才解開馬克不告而別之謎，重還她清白高尚的人

格。日記可供一探究竟、滿足好奇心，是《茶花女》全文的懸念高潮所在，這

種布局手法吸引徐枕亞，當他想在《玉梨魂》揭露新女學界筠倩的內心時，便

                                                                                                                                           
種新興體裁。〈珠珠日記〉是一篇談論母女／母子之情，宣揚孝道的小說，與吳趼人泛情的概

念相近，《恨海》第一章：「我說那與生俱來的情，是說先天種在心裡……。但看他如何施展

罷了，……對於父母施展起來便是孝，對於子女施展起來便是慈」（轉引自范伯群，《中國現

代通俗文學史》，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129）。當時的情並不侷限於男女之情，孝

道也屬於情的一環。 
10 引自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台北：久大文化公司，1990），頁 44。 
11 陳弘傑歸納各學者的看法，也認為「若使用和書信性質相似的日記體裁來編寫，一來可一新

耳目，二來亦不會產生突兀感。」參陳弘傑，《《玉梨魂》書寫特色及主題意涵之研究》（國立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2004），頁 101。 
12 據曉齊主人、冷紅生譯，《茶花女遺事》（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2 年 10 月台一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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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其自然地融入日記體裁了。 

    《玉梨魂》一出，即轟動當時社會，再版三版至無數版，暢銷至三十萬冊

左右，甚至被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搬上銀幕。如此受歡迎的作品，作者徐枕亞卻

沒有獲得太多利益，他只好托言發現何夢霞的親筆日記，實際上是他親自執筆

再編寫一部日記體小說《雪鴻淚史》，從 1914 年 5 月起，連載於《小說叢報》第

1-8 期，未登完即抽印單行本，並將《玉梨魂》作為購買《雪鴻淚史》的贈品，

13深受讀者歡迎。其實不僅買一送一的銷售手法奏效，《雪鴻淚史》於單行本出版

時，於例言之前設有「題詞」部分，收錄了各地讀者的讀後酬唱詩詞，展現一

種共同認同哀情審美情調的讀者群，營造出天下人同聲一哭的成果，而這種審

美情調是與中國傳統《紅樓夢》的才子佳人悲劇形象聲連一氣，彼此進行互文

對話的，14投合讀者嗜讀言情小說的喜好，且更將悽惶的情感推演至極致，以之

為賣點，是《雪鴻淚史》促銷成功的另一個原因。出於商業動機，徐枕亞的《雪

鴻淚史》「就其事而易其文」，全書採取何夢霞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的日記體裁

重寫《玉梨魂》，那麼他何以採取這種體裁呢？我們可以參考該書例言： 

一是書主旨，在矯正玉梨魂之誤。就其事而易其文。一為小說，一

為日記，作法截然不同。一書中人物，悉仍玉梨魂原本，間有加入

者，情節較玉梨魂增加十之三四，詩詞書札，較玉梨魂增加十之五

六，兩書牴牾處，附注評語，以清眉目。(例言，頁 1) 

原本在《茶花女》中，引錄日記可供剖露實情，至《雪鴻淚史》更是強化真實

性的功能，所謂「言為心聲，日記所以記實」
15，其真實的程度甚至可以矯正原

書《玉梨魂》之誤，且能補入部分內容來解釋《玉梨魂》出版後的各種疑問，16

                                                 
13 參范伯群，《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頁 144、陳弘傑，《《玉梨魂》書寫特色及主題意涵之研究》，

頁 16-18。 
14 徐枕亞的《玉梨魂》和《雪鴻淚史》事同體異，皆有「葬花」情節，且文中時常比附紅樓人

物，如《雪鴻淚史》：「余母雖無史太君之福，而今日情形固不減榮禧堂前之佳說，余姐善承

色笑，有鳳丫頭之黠而無其奸，……惟余於寶玉，殊不相類，蓋寶玉情人，而余則恨人也。」

（頁 7）雖有比附之意，卻說自己是恨人，強化「怨深情摰」的概念，又「還淚而來，渠亦前

生債。」（頁 57）後來有讀者楊昌國將人物形象進行連繫：「浪藉梨魂，憐花黛玉知誰是，這

都是生生有意，神情若契」（題詞，頁 15）。後續也有日記體小說的人物作者自比紅樓人物，

如《蕙芳私密日記》，而《林黛玉日記》甚至可稱為《紅樓夢》續書，側面反映出時人嗜讀《紅

樓夢》的情形。 
15 徐枕亞，《雪鴻淚史》第一章，頁 6。 
16 湯哲聲道：「（《雪鴻淚史》）對為什麼何、白兩人不能成婚的原因作了解釋，……對何白兩人

見面為何不說話的原因作了解釋，……作者顯然是在回答《玉梨魂》出版後而引起的各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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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形式使《雪鴻淚史》化身為一種考證資料。是以，我們不難發現《雪鴻淚

史》不僅持續運用《茶花女》引用日記剖露實情的概念，還負載了中國傳統日

記可資考證的文體意識，17甚至在更大程度上，《雪鴻淚史》一書展現了中國傳

統小說的創作筆法，以及引傳統文體、「史傳」、「詩騷」傳統入小說的概念，茲

分別闡釋如下： 

一、 傳統小說的筆法： 

《雪鴻淚史》雖採取日記體裁，卻不是分日書寫，而是分章分月，前十三

章為每一章為一個月份，至第十四章則一併交待半年的故事內容，於《雪鴻淚

史》評中，甚至將每章的內容區分為數「節」來進行評論，可知當時多數文人

仍以章節概念來接受此文。 

二、 引傳統文體入小說： 

  此處的傳統文體指日記與遊記。周作人說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但中國傳

統文人卻常常抱著要借出、傳抄以至於出版給人家看的宗旨來寫日記，至晚清

還出現了記遊日記，即逐日記下出外遊覽所見來供人查閱的「著述化」日記，18

日記著述化有助於日記體小說的萌生，其可供考證而偏於「史」的概念，也對

雪鴻淚「史」一書深有影響。至於遊記，遊記之置入《雪鴻淚史》，見於第二章

巡錫金僻鄉及第五章春季旅行段落，第二章敘述課後小遊行程，至當地鄉間見

亂葬暴棺，記錄當地風俗，發「坐擁厚資者而為富不仁」與批判迷信之議論，

但作者雖認為迷信有害，仍繪聲繪影地描寫出「鬼不能安，故時有嘯於梁而闞

於室者」，這種鬼怪作亂的情形以供讀者閒談，「雖持闢鬼之論，實亦說鬼之談

也」
19，反映本書為商業行為下的通俗作品，難免有尚怪好奇的趨向。第五章則

記赴鵝湖參觀時所見所聞。遊記文體之融入小說中，可驅使人物上路旅行以獲

得見聞，作者的筆鋒得隨人物作者的腳步移動，而在遊記的段落中，人物作者

                                                                                                                                           
問」，《中國現代通俗小說流變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頁 81。 

17 中國古代日記以文筆樸實為正宗，足以存掌故，資考證，備讀史者之參稽，是故偏於史，而

不偏於文。後來周作人在〈日記與尺牘〉中也認為「日記又是一種考證的資料」。參陳平原，

《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204。是以《雪鴻淚史》是把日記原有的考證意識運用於日

記體小說中。 
18 參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206-207。陳平原認為日記著述化的傾向，為輸入

日記體小說準備了溫床。確實如此，民初的中國讀者以傳統的日記文學的概念來接受西方的

日記體小說，尚無辨明日記和日記體小說差異的文體意識。 
19 徐枕亞，《雪鴻淚史》評，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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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夢霞往往只充當旁觀者，而非當事人。20 

三、 史傳與詩騷傳統的體現：21 

  中國的史傳傳統和詩騷傳統淵遠流長，對現代小說的影響早已內化為一種

審美趣味的內在傾向，就《雪鴻淚史》一書而言，如前所述，它採取日記體裁

進行創作，已有考證而近於史的意味了，它自我標榜的賣點即「真實性」，其中

傳達出重實事而輕虛構的概念不容忽視。而詩騷傳統主要體現於引大量詩詞入

小說，《雪鴻淚史》全書詩詞書札，較玉梨魂增加十之五六，共引錄詩詞二百餘

首，夢霞與梨影互贈詩詞傳達情感、剖露心迹，詩句能渲染哀情的氛圍，還可

以推動故事情節，為構成男女主角命運的有機成分，當時《小說叢報》為《雪

鴻淚史》所刊的廣告詞即「愛閱哀豔詩詞者，不可不讀」22。何以徐枕亞在小說

創作中要引入那麼多的詩詞？這也許與他本是詩詞能手有關，當時的讀者群仍

多數為傳統文人，23其乃能詩善詞的才子，小說中穿插詩句正可投合讀者喜好。 

    以上三點顯示出《雪鴻淚史》不僅吸收了《茶花女》，更將日記體小說深植

於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域外文學的啟迪是一種契機，它讓日記體裁吸引作家眼

光，使作者體會日記可深入人心、適於抒發個人情感的文體特色，與晚清其他

非日記體小說比較，《雪鴻淚史》確實較能剖析人物作者的內在幽深的情感，然

而我們更需要注意的是，《雪鴻淚史》更大成分上是調動中國傳統文體意識來進

行創作，既有轉移章回小說手法的痕跡，又有傳統日記、遊記這屬於散文文類

的滲入，輔以體現中國的史傳、詩騷傳統，可見日記體小說的成型，並非完全

                                                 
20 遊記之滲入小說的觀點，可參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196-198。遊記文體運

用於小說中，可限制敘事者的視野，突破中國傳統小說的全知視角，並能錄見聞。在《雪鴻

淚史》一書，第一人稱的限制視角僅有錄見聞之功用。其他將遊記運用於日記體小說的明顯

例子，為《雪蓮日記》、《蕙芳祕密日記》。《雪蓮日記》為直接反映辛亥革命的社會言情小說，

小說採日記體裁記錄雪蓮遇家庭變故，逃出南京城後沿途輾轉的見聞感受，如女性流浪者，

以配角的眼光，四處遊走以觀察歷史上重大的革命事件，其真實感在於作者對生活的忠誠，

而非剖析內心。這是日記體，也是遊記體的小說。筆者於台灣並無尋獲《雪蓮日記》一書，

故無法在附錄中進行詳細的表格分析。參伍大福，〈再現辛亥年間國人生活的第一部日記體長

篇文言小說──淺談李涵秋的《雪蓮日記》〉，《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年第 1 期），頁 67-71 
21 此處的史傳傳統和詩騷傳統參考學者陳平原的界定，史傳作為歷史散文的總稱，詩騷傳統指

中國的抒情詩傳統。參參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225-250。 
22 轉引自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239。原出處為《小說叢報》13 期（1915 年）。 
23 晚清大批士大夫介入小說，成為小說的作者與讀者，市民小說從而雅化，民初小說即這一雅

化的典型，晚清至民初的文言小說的讀者，並不是文化水平較低的大眾。這說明了林紓何以

採淺近古文譯《茶花女》，徐枕亞何以取駢散相間的語言作《玉梨魂》和《雪鴻淚史》，還如

此暢銷的原因。參袁進，〈試論晚清小說讀者的變化〉，《明清小說研究》（2001 年第 1 期），頁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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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域外文學而來，它沒有將中國的前文體的形式要素丟棄，「形式要素常常被

轉移到另外的文類參予了新文類的文體建構」24，日記體小說《雪鴻淚史》的特

殊性在於它既接受域外文學的啟迪，也接受中國傳統文體的交叉滲透，而很大

程度上，這種滲透體現於散文文類對小說文類的越界、互融。 

 

 

 

 

 

 

 

 

 

 

 

 

 

 

 

 

 

 

 

 

 

 

 

 

                                                 
24 參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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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雪鴻淚史》到〈狂人日記〉的敘事分析 

  《雪鴻淚史》是個起點，需綜合分析這段時期的日記體小說，才能一探其

文體共性，筆者試圖歸納 1918 年前的諸篇日記體小說各種敘事手法於附錄表

一，25以文體及敘事手法為切入點進行解讀： 

一、敘述者與視角： 

  從作者到文本的途中，作者會運用他的敘事謀略，以某一位或某幾位敘述

者採某種角度來觀察故事，此角度即視角。從表一的 9 篇文本看來，除了〈一日〉

之外，其他 8 篇日記體小說的日記部分，人物作者皆採內聚焦型限制視角，26這

種從人物的角度來展示其所見所聞，具有揚長避短的優勢，作者可以只描寫他

熟悉的事物，也能縮短閱讀者的距離，讓讀者覺得日記是真實的，產生一種親

切感、認同感，再者，作者可以利用內聚焦視角看不到的空白死角來製造懸念，

引起讀者的好奇心。例如《蕙芳祕密日記》中蕙芳於 6 月 22 日「面斥紫宸」，拒

絕他的示愛，卻不知紫宸內心並未斷絕情根，日後還向蕙芳之母提親下聘，蕙

芳與保羅私訂終身，懼母親不允，卻不知日後果真因為母親視保羅為「寒酸之

士」而強逼蕙芳嫁予紫宸。內聚焦視角無法進入非人物作者的內心世界，讀者

便和人物作者一同領受挫折、無奈，無從得知結局為何。不過，此時的日記體

小說在運用內聚焦視角時，偶而會有跳出視角，窺見他人內心的時候，如《林

黛玉日記》中黛玉偶能得知寶玉心中所想，這是因為作者喻血輸早已熟知《紅

樓夢》故事情節如何發展，故有時無法侷限於限制視角中，此為特例。 

  限制視角的優點，也正是它的缺點，作者只能寫人物作者的見聞，不能記

他看不見的事物，所以我們不難發現日記體小說常常要轉錄他人的話語或書信

來記錄重要場合，以推動故事發展或擴大故事涵攝的廣度，例如《林黛玉日記》：

「……以上的情況，都是寶玉告訴我的，究竟薛姨媽和她的子女怎樣，我其實

不知。」
27表明她是由寶玉處聽來的，又如《蕙芳祕密日記》6 月 14 日「聞素貞

病」28一日的日記，將近千言的書信完全抄錄於日記裡，以交待自己無法親身經

                                                 
25 參本書附錄。 
26 此處稱日記的敘述者為人物作者，參註 9。本文所運用的敘事學術語，如內聚焦視角、敘事

時間、非敘事性話語，皆參考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19-115。 
27 喻血輪原著、錢巍今譯，《林黛玉日記》（北京：中國婦女出版社，1993），頁 19。 
28 喻血輪原著、錢巍今譯，《蕙芳祕密日記》（台北：廣文書局，1980），頁 68-71。 



 - 27 -

歷的事件，另外《雪鴻淚史》更是大量轉錄書信內容。在日記體小說中，作者

採取人物作者的眼睛看故事，限制自我的眼界，由第一人稱的我來寫出自己的

經歷總是較容易產生真實感，這種真實感可以由他所聚焦的焦點來獲得，一方

面是聚焦於人物作者的心聲，向內探究他個人的情緒；另一方面則是聚焦於人

物作者對外界的細密觀察，向外一一實錄，即記錄見聞，二者都是內聚焦，但

前者是內省型，後者是外審型。29除了〈狂人日記〉，民初的這幾篇內聚焦型日記

體小說，雖也有內省的層次，但較大程度是實錄外界所見所聞，如〈珠珠日記〉

的 8 則日記，皆為珠珠於生活中對外界人事物的感觸，發為修身養性的議論言

語，她記錄參觀孤兒院的情形，見孩子懂禮讓，則慚愧地決定「後設有所得，

即一一讓之阿兄」，記錄一段「女子聞之，可以興起」的故事，以自我（或向女

性讀者）訓誡。30抑或用日記來敘說故事，如〈怨〉的日記部分，梅夫人藉日記

來記錄她改嫁後的病況，並追述她丈夫從軍後家中的窘境，雖能見其內心的思

念，但主要焦點仍在她交待改嫁前的生活點滴。
31另外如《蕙芳祕密日記》記錄

外界的對話多於內心獨白，〈花開花落〉、〈斷腸日記〉亦是外審多於內省，尤其

是〈花開花落〉，內容從小說家的所見所聞開展，小說家和畫家以對窗女性為觀

看對象，十五則日記皆為女性生活實錄，雖採取內聚焦，小說家卻只是一名觀

察者，並非行動者或思考者，他沒有向內挖掘自我幽深的情緒。
32 

  將上述幾篇五四以後稱之為舊文學的小說，與新文學〈狂人日記〉進行比

較，除了〈狂人日記〉的日記部分全採白話書寫，而上述日記體小說採半文半

白（或淺近文言）這種語言上的差別外，聚焦的焦點有異，才是最明顯的分別。

舊文學的日記體小說各段日記依照事件的產生、發展、結果來建構全文，
33以情

節為主線，而〈狂人日記〉則不然，它每則日記雖然依現在的時間順序來安排

                                                 
29 限知視角又可分為外審型，即「我視人」，以及內省型，即「我視我」。參楊義，《中國敘事學》

（嘉義：南華管理學院，1998），頁 237。 
30 參周瘦鵑，〈珠珠日記〉，頁 1-13。 
31 〈怨〉的 7 則日記，占全文的三分之一，雖為引錄，但為推動故事情節的必要部分，梅夫人

的日記有兩條時間脈絡，過去的時間所發生的事件，依序插入現在的日記中，兩種時間皆依

自然時序呈現，著重於交待故事。參姚鵷雛，〈怨〉，《禮拜六》第 79 期（1915 年 12 月 11 日），

頁 1-9。 
32 〈花開花落〉採取第三人稱，或許顯示出民初舊文學小說家運用日記體創作小說還不熟練。

另一方面，這種固定焦點的第三人稱敘事文與第一人稱敘事文類似，若把人稱改成第一人稱，

除了引起代詞本身的變化之外，不引起其他的話語變化，至於差異，即存在著兩個主體，既

有人物的感覺，又有敘述者的編排。參胡亞敏，《敘事學》，頁 29。 
33 如〈怨〉、〈斷腸日記〉、〈花開花落〉、《雪鴻淚史》、《蕙芳祕密日記》皆然，僅〈珠珠日記〉

為集錦式，將各段見聞按日綴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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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34但情節與情節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而是以狂人的意識流來貫通，

作者著眼於表現狂人胡思亂想、古今穿插的聯想關係，思緒才是主線。如果我

們依發表年代將日記體小說作系譜的連接，那麼從《雪鴻淚史》到一系列的舊

文學日記體小說，至〈狂人日記〉，最大的轉變即由情節線轉為思緒線，由外審

型轉為內省型。 

二、敘事結構的設計： 

（一）藏珠之櫝──兩層敘述的框架形式： 

    從表一的「敘述者與視角」一欄看來，9 篇日記體小說裡，有 3 篇採單層次

敘述，5 篇有兩層敘述者，僅 1 篇有三層敘述者。單層次敘述的文本《雪鴻淚史》

與〈花開花落〉，於開篇便採用日記體裁順敘故事。兩層敘述者的文本，日記前

的段落如同小序，外敘述者35多由異於日記敘述者的人物來擔任，由外敘述者來

記述他如何得到這篇日記，解說日記的來源，暗示讀者此篇日記並非自己創作

出來的，以拉開自己與人物作者的距離，以〈珠珠日記〉為例，外敘述者為作

者周瘦鵑，於小序描述慈母對他噓寒問暖的家居生活，自抒「慈母，直較百千

萬之巨產為尤可貴」的感想，繼而說明獲得日記的情形：「吾知友慕琴……，則

立出一裹授予，謂此裹殆為君友所遺，寄至中華圖書館編輯所者，君或不即出，

故吾為君代取。……啟視之，則為西紙簿一，上署時日，似為日記。」
36便引錄

日記所附書函及該篇日記，於日記後，附上對於珠珠投稿日記一事的評語，為

非敘事性話語。日記前的小序與日記本身皆提及慈母之愛與兒女之孝道，內、

外敘述者的故事相互呼應、連接，使外敘述者帶有組織功能，且外敘述者的存

在擔保了日記手稿本身的真實性──乃讀者投稿，非自己虛構的故事，這種證

實來源的手法也使外敘述者帶有見證功能。除了組織與見證的功能外，外敘述

者還能在小序裡抒發自己對日記的讀後感想及評論，如《蕙芳祕密日記》： 

                                                 
34 陳平原：「〈狂人日記〉中有兩個時間系統，一是現在，一是過去。過去的事件借主人公的感

受、聯想插進現在的時間進程。」過去零碎的聯想不依自然時序湧現，穿插於現在的時間順

序裡。參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53。另外，〈狂人日記〉的相關研究參閱蔡

輝振，《魯迅小說研究》（高雄：復文書局，2001），頁 140。 
35 外敘述者與內敘述者，是根據文本中的敘述層次劃分的敘述者類型。外敘述者是第一層次故

事的講述者，內敘述者指故事內講故事的人。另外，異敘述者和同敘述者，是依敘述者與所

敘述對象之間的關係劃分的敘述者類型，異敘述者不是故事中的人物，他講述別人的故事；

同敘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他講自己或跟自己有關的故事。參胡亞敏，《敘事學》，頁 41-45。

在兩層敘述者的日記體小說中，日記前的段落為外敘述者所言，日記部分則為內敘述者的話

語。 
36 周瘦鵑，〈珠珠日記〉，頁 3 



 - 29 -

今春余由漢赴滬，於輪舟拾得日記一冊，字跡婉秀，知出女子手，

冊面署蕙芳二字，想即作者芳名也。……其中所敘，多半涉及兒女

情愛，花前月下，無限相思，……作者殆亦多情女子歟！此外於姊

妹行之調笑，及學校中種種生活，亦蔑不備載，有莊有諧，有情有

景，細加玩索，如置身群芳中。37 

外敘述者交待日記是無意中拾揀來的，並介紹日記內容，來為讀者預備好接受

日記的背景知識（background），既見證日記的真實性，也藉由評介來自抒讀後「如

置群芳中」之感。〈斷腸日記〉的外敘述者周瘦鵑，不僅說明斷腸日記是朋友從

賣菜傭處購得，轉贈給他「忍痛錄之」，更在小說開篇即自敘一則假想的故事，

猜測日記的女性作者痴立高樓風中，發為淒咽之聲，「吟聲未絕，釵戞然中斷，

左手中一袖珍之冊亦飄墮，與斷釵同掉樓下，顧彼人仍弗覺」遺落日記的情景，

外敘述者懸想示現的畫面，已為讀者描繪好一名悲淒女子的形象，而日記末尾

所附詩句為內敘述者的自評詞，詩中「敲碎玉釵紅袖冷」句，彷彿呼應外敘述

者假想的畫面。三層敘述者的日記體小說，僅〈怨〉一篇，其第一層敘述者為

梅醫生，採第一人稱，自述他與妻子自小定情，婚後鶼蝶情深，因被徵召入伍

而分離的經過，採倒敘法，無奈返鄉後雙親亡故，妻子改嫁，筆鋒走至敘說故

事的當下，妻子梅夫人已奄奄一息，臥於病室。第二層次的敘述者採第三人稱

外聚焦視角，客觀地記錄眼前梅醫生與妻子的舉止，並交待日記由來，而後才

引錄梅夫人的病中日記，具見證功能。 

  無論是三層次敘述者或兩層次敘述者，外敘述者在形式上皆能導引出整篇

小說的主角──日記部分，如藏珠之櫝，需經過掀開盒子的程序，才能一窺堂

奧，外敘述者充當起故事的框架
38，內容上具備見證功能、組織功能、評論功能，

甚至還能為讀者預備起交流的背景，他帶領讀者逐漸將焦點投射於日記本身，

這些舊文學日記體小說的外敘述者往往由男性擔綱，而日記則由女性人物作者

執筆，39我們不難發現它鋪述的動線，是男性將眼光投向女性悲情的姿態，其中

                                                 
37 喻血輪原著、錢巍今譯，《蕙芳祕密日記》，頁 1。 
38 《關鍵詞 200》：「框架（frame）在攝影技術當中，強調的是對關鍵主題所進行的對焦處理，

藉由視窗將要拍攝的體裁加以對焦。」在此運用框架概念，強調外敘述者將焦點推置於日記

體裁。參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北：麥田出版，2008），

頁 115。另參參胡亞敏，《敘事學》，頁 43。 
39 例外者為《林黛玉日記》，序是同敘述者黛玉所寫，她引導讀者閱讀這段大觀園的生活日記，

焦點在仍於女性的日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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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同情，欲共抒心中幽淒，同聲一哭，也有玩賞意味，承繼傳統以悲、以病

為美的審美情趣。 

  新文學日記體小說〈狂人日記〉外敘述者的序，也是框架的形式，它引導

讀者將焦點置於狂人的思緒線，且證明內敘述者的可靠程度，人物作者乃「余

昔日在中學校時良友」，前去探望後，由其兄長處獲得狂人的病中日記，「謂可

見當日病況，……今撮錄一篇，以供醫家研究。」這種框架形式除了烘托真實

感，具備見證功能，更有語意上的對比連繫： 

 

外敘述者的序言 內敘述者的日記 

遵從社會體制，言語有邏輯的正常人。

 

狂人，古今跳躍，不依情節主線進行

敘述。 

以文言文進行敘述。 以白話文進行敘述。 

序末標記時間為「七年四月二日識」 不標示日期 

認為內敘述者患「迫害狂」，印證社會

體制的訓誡。 

認為中國歷史上充斥著喫人的制

度，人們給他預備下一個「瘋子」的

名目，才方便喫他 

由上表可知內、外敘述者／局內、局外人相互對比、否定。新、舊文學的日記

體小說皆採框架形式，含意卻迥異，一個以女性姿態為焦點，一個則著眼於內

心世界，〈狂人日記〉的敘事策略是藉由並置內、外敘述者對立的話語，來映照

出深刻的悲劇意蘊，舊文學的日記體小說卻內外呼應，共造哀情氛圍，或同鑄

禮法教訓40。  

（二）非敘事性話語41與內在對話： 

這 9 篇日記體小說的非敘事性話語，具有兩種型態，其一是作者充當外敘述

者，現聲評論，如〈斷腸日記〉、〈珠珠日記〉、〈怨〉、〈一日〉42，前三篇的非敘

                                                 
40 例如〈珠珠日記〉內外敘述者皆著眼於風頹俗敝，欲教仁教孝，外敘述者認為日記「無背於

禮法，而有稗於世道」故轉錄之。參周瘦鵑，〈珠珠日記〉，頁 12。 
41 非敘事性話語指敘述者對故事的理解和評價，又稱評論，它表達的是敘述者的意識和傾向。

非敘事話語除了直接表達看法外，也會滲透到敘事話語和人物話語之中。至於作為人物的敘

述者，他所表達的思想和意識本身即一種評論。參胡亞敏，《敘事學》，頁 103。 
42 〈一日〉的創作手法與其他篇日記體小說較不同，全文主要以對話推動情節，作者於對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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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性話語，明確地指出日記全文的綱要，有指示題旨的功用，以〈怨〉為例： 

鵷雛曰：此恨綿綿無盡期，梅與沙之謂矣。其身歷變故，家國蕩然，

發為哀言。……或者以為兒女緾綿，足損國人之武慨，則又不然，

情之所之，激之為軍旅，抑之為床笫，其至一也，觀於梅與沙，可

以興矣。43 

雖是兒女私情，也能有益於國家軍旅，閱讀本篇日記可以獲得啟發，明瞭情感

動人之效力。又如〈珠珠日記〉，作者周瘦鵑雖認為珠珠「方在髫年，已孝親之

道」，殊屬難得，卻也提出忠告，既自擬女性創作日記來共同標舉孝道，又提昇

作者地位指導女性人物作者，勸她莫有夙慧，可知作者現聲的非敘事性話語，

不僅與人物作者一搭一唱，以指示題旨，還能自我提升地位，凌駕於人物作者

之上。44 

第二種型態是作者隱身，但他的聲音滲透入內、外敘述者的言語中，如《雪

鴻淚史》、《林黛玉日記》、《蕙芳祕密日記》、〈花開花落〉、〈狂人日記〉，如前文

所述，〈狂人日記〉的內、外敘述者言語相互對比，形成對話以顯示深刻意涵，

而舊文學文本卻是內、外敘述者相互呼應，共同聲明某種一致的概念，這是日

記體小說文體上的特徵。有時日記體小說僅有單層敘述者，即人物作者進行敘

述，他的言語亦時常流露出作者的思想、意識： 

這幾年來，我的心雖然糊塗，但身子還是乾淨的。這上可以對得起

我的祖宗，下對得起我的父母。
45 

隱蔽的聲音需要與前文本對照，才能察覺出作者改寫時夾雜入文本的思想，《林

黛玉日記》改寫自《紅樓夢》，原著中黛玉向紫鵑說：「妹妹，我這裡並沒親人，

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說自己未許親，希望亡故後遺

體能落葉歸根。但《林黛玉日記》的「身子還是乾淨的」卻不是許親的概念，《蕙

                                                                                                                                           
以括弧來加入「按」語，為作者的說明言語，多為中西語言對譯、學制說明，目的在於協助

讀者了解此文的用語，減少隔閡。 
43 姚鵷雛，〈怨〉，頁 9。 
44 〈珠珠日記〉一文饒富興味的是，人物作者以數行筆墨，介紹周瘦鵑刊於各報紙同為孝親主

題的文章，作者於日記後的評論語中，又精心補入數篇同質性的文章，意欲有興趣的讀者按

圖索驥進行閱讀，作者促銷自己文章，商業目的在內外敘述者的相互回應中一覽無遺。其他

關於〈珠珠日記〉的分析，請見第五章第二節。 
45 喻血輪，《林黛玉日記》，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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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祕密日記》中也有「余心雖糊塗，而身猶乾淨，雖死不至遺姊輩蒙羞」一段

話，兩書的共同作者喻血輪，透過人物作者所表達的，是女子貞節至上的思想，

自己失節將有辱長輩，身為《紅樓夢》的讀者於重寫時填補入他對原著的想像、

理解，讓人物作者代替他傳達出貞節觀，這不只是作者的概念，其中亦隱含了

該時代人們的見解，46互融為一種合聲。而有時作者滲透入敘述者的言語中，會

消解掉日記體小說原本建構的真實感，如《雪鴻淚史》中何夢霞：「意者此間殆

有孽緣」，人物作者竟能預知未來事態悲劇性的發展，曝露出作者操作虛構小說

的手法。 

（三）日記之間的空白環節： 

中國現代日記體小說往往依自然時序順敘故事，且標誌記錄日期，亦可不

標誌日期，近似筆記體小說。每段日記之間省略的時日，配合故事發展而可長

可短，人物作者可在某一日日記裡補述前幾天所發生的重大事宜，但他須採用

此時此地，即記錄當下的用語，每日日記應當配合當天的狀況進行書寫，時間

是永遠的現在式，例如〈斷腸日記〉3 月 5 日：「今日何日，吾乃猶得見郎一面

耶。」3 月 19 日：「予未拈筆作日記者，已兩星期。三月六日之病，不一日而瘳。」

兩則日記呈現出各在當天書寫，際遇與心情各異的狀況，3 月 19 日前一則日記

為 3 月 6 日所著，之間間隔過長，故人物作者加以補述緣由，這是建構日記體裁

真實性的敘事筆法。而日記與日記之間斷裂的環節，乃沒有被寫實的罅隙部分，

可召喚讀者想像以填補空白
47，若文本傳達的信息愈多，則讀者受到愈大的制約，

如《林黛玉日記》的人物作者常常自行銜接兩則日記，前一日黛玉猜測薛家人

的性格，後一日則以「隔了一天」來進行轉折，記錄薛家母女到府的情況。48《林

黛玉日記》並未標誌日期，作者也許是考慮到讀者不清楚時日安排的狀況，才

                                                 
46 民初時期有不少「新思想舊道德的新女子」，倡自由戀愛，且極重貞節，如時人馬振華為辯白

自己的貞節而以死明志。此事件被寫成小說、編成劇本，皆非常利市。參海青，〈傷逝：對民

國初年新女性形象的一種解讀〉，收錄於楊念群主編，《新史學（第一卷）──感覺、圖像、

敘事》（北京：中華書局，2007），頁 58-111 
47 現代小說中往往採取各種斷續性的技巧，在本文中留下大量的空白，正是那些缺失的環節不

斷激發讀者想像構建的功能，將視角間的聯繫留給讀者去想像。參金元浦，《接受反應文論》

（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 166；伊瑟爾著，單德興譯，〈讀者反應批評的回顧〉，《中

外文學》第 19 卷第 20 期，頁 85-98。形式上的空白，構成了文本各部分視點間的聯結，是文

本中未實寫出來的或未明確寫出來的部分，興盛期的日記體小說不像本階段萌生期小說會去

自行銜接此段空白，制約讀者的想像空間，而是善用這些缺失的環節讓讀者填補其想像，從

而參與下一段文本內容意義的產生過程。 
48 喻血輪，《林黛玉日記》，頁 19。後文也有以「第二天」來銜接兩則日記的例子，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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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提醒，但在文學藝術上，信息較多的結構會壓縮讀者的想像空間，且這些

指示時間的轉折用語，暗示兩則日記是於同一個時間點寫成，將破壞日記體裁

的可信度。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可得知 1918 年之前的日記體小說有幾項文體上的共同

特徵，其一，日記部分多為第一人稱內聚焦限制視角；其二，多數採用兩層敘

述者進行記述，形式上如同框架一般，導引出日記成為焦點；其三，經由非敘

述性話語獲得內在對話；其四，日記與日記之間形成空白結構。這些原則上的

文體特徵，在 1918 年之前的日記體小說裡，時常有例外的狀況，或運用失當而

降低真實性的情形，顯示此時期的文本仍處於文類複合體的聚集期49階段，作者

無意識地模仿前文本，將中西各種形式要素按照一定的模式雜糅在一起，彼此

易有矛盾不合，造成真實與虛構相互消解。 

此外，我們從比較中可以發覺新文學文本〈狂人日記〉和〈一日〉與諸篇

舊文學文本差異不小，舊文學文本雖然也受到域外文學的啟迪，但它更多向中

國傳統文體靠攏的成分，細察各篇開頭，外敘述者或人物作者時常先自敘事世，

而非直接切入當天生活記錄；50在承續中國的詩騷傳統方面，不僅《雪鴻淚史》

大量引錄詩詞，〈花開花落〉、〈斷腸日記〉的人物作者每每於抒情寫景時便展露

才華，賦詩一首，《林黛玉日記》中黛玉甚至能在一則日記裡，記誦大篇幅人物

對話及十六首詩歌；
51又《蕙芳祕密日記》從「郊外清遊」、「過石頭城」、「偕遊

留園」到「虎丘記勝」，這數則日記花費大幅筆墨描寫景緻，記敘見聞並抒發議

論，與傳紀遊記的關係不言可喻。舊文學的日記體小說有詩才有文筆，各種文

體互相滲透，傳統日記、遊記所歸屬的散文文類與小說文類之間的楚河漢界日

趨模糊，52新文學的日記體小說則不然，從影響的系譜來著眼，舊文學文本接受

                                                 
49 文類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段是文類複合體的聚集，文體特徵雖初步形成，但規範尚未確立，

更缺乏對之的批評描述，只是無意識的模仿階段。參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頁

80-82。 
50 如《雪鴻淚史》、《林黛玉日記》皆於首則日記自報身世，〈怨〉則由外敘述者回述身世。這是

中國敘事文學的時間整體性思維，先建立起一個時空整體性框架後，再進入故事的主體，與

西方由一人一事一景寫起是大相逕庭的，參楊義，《中國敘事學》，頁 34。 
51 參喻血輪，《林黛玉日記》，頁 86-91。《林黛玉日記》的人物作者時常能在一則日記中記誦出

長篇對話內容及多首酬唱的詩篇，這種記憶能力非一般日記作者所能為，從而凸顯小說的虛

構本質，消解了採取日記體裁所帶來的的真實性。 
52 陳平原認為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結構中小說由邊緣向中心移動，在移動過程中吸取整個中

國文學的養分，諸多傳統文體互相滲透、越界，產生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參陳平原著，《中

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14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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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花女》與《紅樓夢》時，多著重在女性專情於自由戀愛的對象，但無法順

利地與男方步入婚姻制度，而心病成疾，或瘋顛或亡故的情節，作者著迷於女

性悲戀的形象裡。而新文學〈一日〉、〈狂人日記〉並無受《茶花女》與《紅樓

夢》影響的痕跡，〈一日〉記錄美國女子學校一天的生活，敘述者是隱身的，既

非故事中的人物，亦無法進入人物內心，與其他篇日記體小說文體極不一致，

恍如劇本。至於〈狂人日記〉，從前文的分析，我們知道它在文體特徵上雖然與

舊文學文本大致相同，但卻具備更深層的意蘊，這是一篇別開生面的日記體小

說，採心理寫實的手法來抨擊封建道統，有學者認為它深受俄國果戈里〈瘋人

日記〉（或譯為狂人日記）之啟發，二者不僅篇名相同，皆為日記體小說，且表

現手法近似：首先，兩篇小說的主人公都是狂人，皆覺醒者；再者，都採用以

狗喻人的手法；最後，結尾相似，都喊出了「救救孩子」的呼聲。53確實如此，

他們都向封建體制開砲，果戈里在狂人主題上對魯迅有所影響，不過，在文體

方面它們雖然皆採日記體裁，卻大同小異，果戈里的同名小說並無框架設計，

且大部分的日記都標記時間，有幾則日記為展現狂人的思緒紊亂，而標記不合

邏輯的日期，或乾脆不標日期，狂人寫道：「不知道日子，日子是沒有數的。……

日子不記得。月數也沒有，鬼也不知道是什麼東西。」
54沒有時序的規範，較能

呈現狂人的意識狀態，魯迅通篇無標註日期，或許就是源於這樣的概念，且用

以和外敘述者的小序造成衝突對比，也更能突顯主題。 

 

 

 

 

 

                                                 
53 參李勇，〈魯迅、果戈里《狂人日記》比較〉，《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2004

年 9 月），頁 47-49。另參蔡輝振，《魯迅小說研究》，頁 55-56。李歐梵也認為狂人日記的題目

是來自果戈里小說，魯迅筆下的狂人在受屈辱的境地裡說出真理，可能是受到俄國浪漫主義

傳統的激發。參李歐梵，〈追求現代性（1895-1927）〉，收入《現代性的追求》（台北：麥田出

版公司，1998），頁 283 
54 不合邏輯的日期，如「二千年三月四十三日」、「三月八十六日晝夜間」、「三百四十九年二月

三十四日」等，參［俄］果戈里( N. Gogoli)著，耿濟之譯，〈瘋人日記〉，《小說月報》第 12 卷

第號（1920 年 11 月），頁 1-15。 


